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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几乎一辈子都在收
集种子，常年在海拔几千米
的山间奔波。

16年前，钟扬在工作中
发现，我国生物多样性排名
倒数第一、倒数第二的上海
和北京，集中了约50%的相
关人才，而排名前列的西藏
却很少，“青藏高原有 2000
种特有植物，那是每个植物
学家都应该去的地方”。

2001年，钟扬踏上青藏
高原，做的第一件事是收集
种子。

这片高原上，有近6000
个能结种子的高等植物物
种，占全国的 18%，数量大，
质量也非常好。

“非常糟糕的是，由于全
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
剧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

被利用前，很多种子就已经
没有了。”钟扬曾备感惋惜。

有次，钟扬发现一种桃
核光滑的毛桃，就在高原上
采摘了8000颗。

为了不损坏种子，他发
动全课题组老师、学生啃毛
桃，刷干净、擦干、晾干后，再
送入种子库，筛选出5000个
封到瓶子里。

那年夏天，他做了 500
个这样的样本。在青藏高原
上完成这些事，不是件简单
的事情。

援藏干部、如今担任西
藏大学副校长的杨丹说，高
原上需要不停地快速呼吸，
不能多动，甚至走几步都会
喘不上气来。

西藏生态环境孕育了特
有的生物资源，从海拔2000

米一直到6000多米，都有植
被分布。它们不仅可做药
物，分布规律还体现植物适
应环境的进化过程——越是
气候条件恶劣的地方，越是
有研究的价值。

“为收集这些植物的样
本、种子，老师常出没无人
区，也常在海拔5000米的野
外采样。”钟扬的学生朱彬
说，高原反应令老师血压升
高，头疼欲裂，身体绵软，但
他依然勤勤恳恳，坚持早出
晚归，从不懈怠。

刘星记得，钟扬对收集
种子这事总轻描淡写：“我只
是想摸清我们的家底，总得
有人知道有多少种子，它们
在哪里。”钟扬觉得，几百年
后，这些种子会给无数人带
来希望。

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出差途中遭遇车祸去世

“种子猎人”离去
给未来留四千万颗种子

据《新京报》报道，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走了。
9月25日上午，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终年53

岁。据悉，此次行程安排得很满。当天，他计划在城川民族干部学院做讲座，之
后回上海，9月28日去拉萨，往返机票都已买好。

过去16年，这位植物学家不断进入藏区，收集植物种子。雪山脚下，荆棘丛
中，从藏北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雅鲁藏布江边……他在西藏行路超
过10万公里，和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四千万颗种子。

这些种子不仅能为我们提供水果、花卉、粮食作物，在医药研究方面也有重
大作用。钟扬常说：“一个基因可以为一个国家带来希望，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
千苍生。”

他也提到过，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自己毫不畏惧。因为学生会继续
科学探索之路，而采集的这些种子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不知
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扬常年带着一个厚重的双肩包去
野外。学生赵佳媛说，包里有笔记本电
脑，还有厚厚一大摞稿子，有时是学生的
论文，有时是出版社拜托的翻译稿，有时
是参加会议的发言草稿。

事情太多，他平时衣袋里还装着很
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条条待
办事项，每完成一项就划掉。即便如此，
找他开会和讨论学术问题的人络绎不
绝，他也耐心地一一处理好。

每次出差回来，召集学生开会或制
作标本，同学们都非常开心。因身材较
胖，性格和蔼可亲，亦师亦友，大家在背
后称其为“钟胖胖”。

他常在饭桌上用十分风趣的口吻谈
自己的故事。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刘
星、复旦大学教授丁滪都记得，每次吃饭，
都会变成钟扬的单口相声，“他有太多故
事了，让吃什么都变得不重要了。”

听过钟扬讲座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小

徐表示，老师善于讲课，“讲两个多小时，
到结束时，你还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
了。”

就连考试也很“新奇”。赵佳媛回
忆，钟老师为大三学生开设了《生物信息
学》课。期末考试内容之一就是为用来
做教材的《简明生物信息学》挑刺。这本
书他是第一作者。

多名学生介绍，老师“不允许任何一
个学生掉队”，会根据学生特点“定制”专
属的成长计划。

有位学生对科研工作并不十分热
爱，但对国际事务与接待工作特别上心，
钟扬看在眼里，每次遇有相关事务都交
给他去做。经过几年培养，该学生博士
毕业后到了丹麦领事馆工作。

有位学生热爱课堂教育，钟扬便把国
际学生课程的教授交给她负责，经过几年
积淀，她成了钟扬国际教学的左膀右臂，
毕业后如愿到复旦附中国际部任职。

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
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
里，种着一片树苗。这是钟
扬培植的红树树苗，最早一
批是9年前种下的。

当时，中国自然分布的
红树林所能达到的最高纬
度，在福建；人工栽种的红树
林，纬度最高的在温州。

“既然没人尝试种过，怎
么知道在上海种不活呢？”钟
扬申报在上海种植红树林这
一课题。

其他植物学专家均持否
定态度，认为这根本不可
能。钟扬仍坚持一试。他在
研究中了解到，上海历史上
曾有过红树林，二十几万年
前的化石就是证据。他也坚
信植物自身对环境有很强的

适应性。比如，小麦最早起
源于中东，但已在世界各地
广泛种植。

最终，课题组经多次研
究、实验，克服上海温度、盐
度方面的限制，红树林不断
适应周围环境，开始生长。

西藏大学教授拉琼评价
钟扬：“是个敢想敢做的人。”

2010年，钟扬成为第六
批援藏干部。3 年援藏结
束，他又申请继续留任，先后
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
长、西藏大学校长助理等。

钟扬曾说，西藏大学的
植物学博士点不批下来，自
己就不离开。那时学校理科
硕士点一个都没有，植物学
专业没有教授，也没有一位
老师有博士学位。拉琼以为

那是大话。
但在钟扬及学校师生的

努力下，2011年，西藏大学植
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
点获得批准；2013 年，西藏
大学生态学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点获得批准，填补了
西藏高等教育史的空白。

如今，西藏大学的植物
学研究已初具规模，拥有植
物学博士生导师 1 名，副教
授4名，讲师5名，而且大多
数老师都具备国外学习和研
究工作经历。

拉琼称，忙的时候，钟扬
常常上一个星期还在西藏，
下个星期便到了上海。拉琼
曾劝过钟扬，工作节奏不要
这么紧。钟扬则幽默地回
答：“玩的就是心跳。”

16年来，从藏北高原到
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
雅鲁藏布江边，都有钟扬的
身影。不管多么危险或艰
苦，只要对研究有益，他都要
去。

在艰险的盘山路上，过
往车辆多次冲出路基，掉下
悬崖；没有水时，他就不洗
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
在车上；大雨、冰雹降下，就
躲在山窝子里。因此，藏族
同事给他起了个特别的名
字：钟大胆。

朱彬称，2015 年，在上
海过生日时，老师突发脑中
风，经紧急抢救才无大碍。

医生提醒他，以后需要注意
两点：一是不能饮酒；二是1
年内不能再去西藏。

钟扬喜欢美酒，一次能
喝一斤，从那以后，他就滴酒
不沾了。但对于西藏，他却

“戒”不了。“医生说完不到3
个月，他就一直说想去西藏，
9个月时，没忍住直接去了。”

刘星说，去年钟扬回上
海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医生
说，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在高
原工作。但他很快就回西藏
了，“每次‘上来’，都要不停
地吃药”。

钟扬总感慨：“每个人都
会死去，但我想为未来留下

希望。”这包括两件事：收集
种子，为藏区培养人才。

不久前，西藏大学生态
学入围教育部“双一流学科”
建设名单，钟扬一手扶持的
西藏大学博士点也迎来第一
批博士毕业生。他很高兴，
出事两天前，还跟同事开会
商量下一步的学科计划。

如果没有这次意外，钟
扬 9 月 28 日就到西藏继续

“播种”了。刘星说，钟扬有
对上高中的双胞胎儿子，一
个读汉语班，一个读藏语
班。“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
也能来西藏。”

（赵凯迪 李明 刘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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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8日，钟扬教授参加上海市庆祝教师节活动（资料图）


